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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山阳的马金怀再也不能等待了。他决定：回家！回黑山阳去，回黑
山阳收割他家的二十亩麦子！
那天夜里躺下不久，忽然听见外边有人喊：“金怀，金怀，快起来呀！
日头都晒住屁股啦！”他穿上衣裳，爬了起来，推开门一看：果然日头已经
挂在门前的柿子树梢上了。他揉了揉眼睛，看见油匠马铁锤胳肢窝夹着几把
镰刀，正朝他喊叫着。

“还睡呢？麦都焦到地里啦！”马铁锤说。
“焦到地里也没办法呀！日本人⋯⋯”
“嗨！”马铁锤笑了起来，“日本人早走了！”
马金怀心里一喜，却又有些怀疑：“走球！”
“诳你干啥？诳你干啥！”马铁锤说，“赵有囤昨天就回去了。现在，人
家正在地里割麦呢。”

“那⋯⋯”
“快收拾收拾走吧！”马铁锤说着匆匆离开了。
我的天呀，人家都走了，我还在这儿憨呆着干啥？马金怀忙回屋去找
镰刀。可是糟糕透了，忘了镰刀放到什么地方去了！他翻遍了鸡笼上、顶棚
上、柴垛上、床底下，累得满头大汗，就是找不到！他恼了，大骂起来，先
骂他的傻儿子，又骂他的老婆，正骂得热火朝天，忽然觉得有人拍他的脊梁。

“醒醒，你醒醒。”
是他的老婆在拍他，他一睁眼，原来是一个梦。
眼看都到五月底了，再不回，麦子真要焦到地里了，还能等到什么时
候？二月初他同全村人离开黑山阳的时候，都觉得不会太久就会回来，最多
不过十天半月。可是，两个多月过去了日本人还呆在黑山阳不愿离开。想想
看，十年前他们那里闹的最大一次匪患--老虎寨的马彪子与金龙寨的牛黑脸
争地盘，大战黑山阳，黑山阳狼烟四起，鸡飞狗跳，男女老幼倾家而逃，也
不过逃了半月时间。其实这半月时间还有虚头，事实上马牛之战前后不过十
三天，只是黑山阳的人们得到的实信迟了些，才晚回了两天，但基本上没有
耽误收麦子，虽然一些麦子熟过了一点，割的时候小心一点，不会有太大的
糟踏。
据说，马牛之战并未决出胜负，各死伤二百余人，只是马彪子和牛黑
脸因为看到麦子慢慢地变黄了，熟了，要收割了，才互派信使，订下协议：
为便于收麦之故，暂且休战，各自回寨，等麦子收过，锄过二遍秋之后再开
战局，一决雌雄。双方于签订协议的第二日便卷旗鸣金速速撤兵。于是黑山
阳人便像大群的黑蚂蚁，潮水般涌出母猪峡，漫过十八里川，回到了黑山阳，
又如蝗蜂一样忽地一下散开到各自的麦田里，收割、收割！于是五十里平川
的黑山阳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，无论是在日头下还是在月光下，无论是在山
坡上还是在沟川里，到处都回响着镰刀与麦杆相接的嚓嚓声，石磙碾麦的吱
呀声⋯⋯那声音汇合在一起，响彻了黑山阳的村里村外、山川沟壑，甚至飞
上蓝莹莹的天空，传到了黑山阳之外，连五十里外马头桥的人们都听得见。



马头桥的说书艺人杨瞎儿抱着大弦，拉着小孙女，领着他那只瘸腿狗于五月
初五端阳节如期而至，一踏上黑山阳的土地就大叫道：“我在马头桥就知道
黑山阳今年是个好收成呀！那割麦声响的⋯⋯我的天！”他双眼塌陷，却面
带微笑，用黑山阳人听惯的沙哑的声音唱道：“割麦的声音飞上天，王母娘
娘也喜欢，直叫仙女下凡来，给老少爷们擦擦汗⋯⋯”黑山阳从来就是富足
之地，滔滔的拐子河冲出大黑山，在这平坦的五十里大川突然放慢了脚步，
将肥沃的泥沙带到这里，堆积在这里，造出了这一方沃土。在黑山阳，你随
便在什么地方抓一把土就粘糊糊地弄你一巴掌油来！
那年锄过二遍秋之后，牛黑脸忽然得病身亡，一命归天。马彪子毕竟
是江湖上人，也算义气，派师爷“祁烟袋”给金龙寨送去了五十匹白布、五
十只羊、五十头猪和金银香表若干，以示哀悼之情，所谓好汉爱英雄吧，这
麦前约好的“马牛之战”也就此不了了之。而黑山阳人从那时开始，整整过
了十年的太平日子，嚓嚓的割麦声快快活活、安安稳稳地响了十年。可是在
今年，一九四五年的农历二月初，日本人来到了黑山阳。于是，黑山阳的一
切，再一次被打乱了。
逃避兵荒马乱，黑山阳人是有经验的。他们在四五天以前就听说了日
本人要来的消息，早早地在屋后、牛圈、床底下挖好了地窖，将无法带走的
粮食、女人们农闲时织出的棉布装进大缸里，埋在地下，然后带着妻儿老小、
赶着牛羊、背着被窝，浩浩荡荡、有条不紊地朝大黑山逃去。一个时辰之内
黑山阳就成了一个鸡不鸣狗不叫的寂然无声的死村。黑山阳的人都觉得，他
们不会离得太久，日本人不会呆得太久，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。黑山阳的首
户、赫赫有名的大财主罗海清握着那只银链红铜水烟袋，眯缝着眼睛，遥望
黑山阳灰蒙蒙的天空，沉吟了足足一袋烟的工夫，然后捋了捋那把灰白的胡
子对黑山阳人说：“日本人这次来头不小，听说是隔山炮都使上了，估计没
有二十天走不了！”罗海清德高望重，深谋远虑，可是黑山阳人的主心骨呀。
遵照他的说法，黑山阳人带足了二十天的粮食，为了多留余地以防不测，在
扎布袋口时又多装了几瓢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啊。
可是，二十天过去了，一个月过去了，日本人并没有走，而且看不出
一点要走的意思。黑山阳人有些着急了⋯⋯
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带来的粮食都吃光了。开始那几天，他们向
当地人家借，陪着笑脸，点头哈腰地乞求人家的同情与谅解。可是借着借着
人家就不借了，不是不愿借，人家说：“都借给你们我们吃啥？”这话尽在
情理之中。黑山阳的人都是通情达理的，他们向人家点头、鞠躬，表示歉意，
满脸愧色和羞惭地退出了人家的院门，拎着瘪塌的空布袋回到了临时搭在山
脚下、老树旁的窝棚里或是借住人家的磨道里、柴屋里，朝老婆孩子摇头叹
气，恶狠狠地抽烟，抽得云遮雾罩，然后骂日本人，骂他们的祖宗八辈。然
而骂是骂不出粮食的，越骂反觉得肚子越饿。有人开始杀猪宰羊，宰杀那些
尚未成年的猪羊。黑山阳的人像杀亲生小儿一样心疼呀。他们一边将屠刀伸
向猪羊，一边抽抽搭搭地流着眼泪，一把一把地擤鼻涕。他们从未干过这样
伤天害理的事。然而没有办法，人穷三分贱，肚饿三分狠呀。即使如此，也
只能顾顾眼前之急。羊宰完了，猪杀完了，剩下的只有几张羊皮钉在墙上⋯⋯
怎么办，怎么办呀？黑山阳的人开始冒险了，他们挑选一些年轻力壮、机灵
利索的汉子，于月黑云浓之夜奔跑了六七十里路，悄悄地潜回黑山阳，神不
知鬼不觉地钻进牛圈、屋后、床下，扒开埋在地下的缸，舀一布袋粮食背回



大黑山。粮食已经发霉了，黑山阳人吃着那些满嘴霉味的粮食，又兴奋又想
哭。然而他们还得悄悄地回村去，偷偷地背粮食。他们屡屡得手，勉强度日，
但是终于有一次出了变故：那一次王跑子和齐成娃回村背粮食，刚出村口就
被日本人发现了。他们听见日本人在背后叽哩哇啦地朝他们喊话，但是他们
没有停下来，背着粮食没命地朝前奔跑，摔倒了爬起来接着跑⋯⋯他们听见
日本人哗哗啦啦拉枪栓的声音，听见枪响的声音和子弹飞过耳边的尖厉的鸣
叫声，再接着他们什么也听不见了--他们扑倒在地上，粮食和鲜血洒了一
地⋯⋯据说齐成娃当时并没有立刻死去，日本人赶到跟前时他还在地上滚
动、呻吟。日本人抓住他和王跑子的脚腕，将他们扔进一眼红薯窖里，又塞
进了两捆熊熊燃烧的玉米秆⋯⋯黑山阳人给吓呆了，没有人再敢回家背粮食
了。饥饿难耐的时候，他们到野外剥树皮、挖草根、剜野菜⋯⋯
日子在一天一天地过去。难熬的是饥饿、是身处异乡的感觉，更难熬
的是转眼即逝的季节。麦子，黑山阳五十里平川上的麦子，在他们离开的时
候，还是一片绿油油的麦苗，可是慢慢地，麦子起身、拔节、抽穗、扬花，
慢慢地由黑绿变成浅绿，由浅绿变成鹅黄、由鹅黄变成焦黄⋯⋯黑山阳的麦
子一天一天地成熟了，炸梨鸟清脆的声音响起来了，收割的季节来到了，可
是日本人还在黑山阳！从黑山阳过来的人说，在黑山阳的村子里、道路上，
在黑山阳的百亩大竹林里，荷枪实弹的日本人在那里走来走去，用从房屋上
拆下的门板、从屋里抬出的桌椅板凳修筑工事，在大竹林里扳弯竹杆、挂上
饭盒升火煮饭，日本人的马匹在黑山阳萧萧长鸣，日本人的战旗在黑山阳的
树枝上猎猎飘动⋯⋯日本人，我日你八辈子祖宗的日本人⋯⋯
在那些日子里，也许要属马金怀最恼怒、最焦急、最窝火了。虽然他
家的土地面积在黑山阳不算最大，但庄稼种得最好。没有哪一家的庄稼能比
得上马金怀了，谁不知道马金怀是黑山阳种庄稼的第一把手！有人给马金怀
送个外号叫“土地爷”，意思是土地都听他马金怀的使唤，他马金怀叫土地
怎么长庄稼土地就得怎么长。呀，瞧瞧，马金怀那块地里的麦子长的哟，麦
棵像竹杆，麦穗足有半尺长，都快赶上玉米穗了，而且麦子壮实得恨不得一
棵麦上长十个穗。站在地边朝麦田里张望，活脱脱像一大块金地毯，小孩子
躺到上面打滚翻跟斗也落不下。他马金怀也颇为自负呀，别人叫他“土地爷”，
他也毫不谦虚地认下了，并且自己也声言，谁的庄稼种得要超过他，他就问
谁喊声爹。那年王跑子听了不服气，当着马金怀的面损他，指着他的麦地说：
“天外有天，山外有山，未必这块庄稼就是天下第一啦！”他王跑子就是嫉
妒他马金怀呢。王跑子推着独轮车，车上挂着四只桶，长年累月在外面跑着
做桐油生意，家里的地根本没放在心上，全靠老婆孩子在那里瞎支乎。“人
哄地，地哄人”，他家的庄稼长的，那个球样，麦地里藏不住个兔子。可马
金怀为侍奉好庄稼出的是啥力、受的是啥罪呀！他寒冬腊月天不明就进城拾
骡马粪，粪冻在地上铲不动，他就跪下去用石头砸，震得满手都是血口子！
所以别人说马金怀倒还可以勉强忍了，他王跑子有啥资格说他的风凉话？马
金怀当时正在麦田里薅草，听了王跑子的话立刻直起腰来反唇相讥：“我咋
能敢说我庄稼是天下第一呀？首先一条，我这就比不上你王跑子的庄稼呀
呀！”一句话把王跑子戗了个满脖子酱红，王跑子可不是那消停之人，又一
句难听话扔了过去，两个人就这样一个田里一个田外，你一句我一句地吵起
来，先是冷言相讥，继而破口大骂，最后拳脚相向，村里人闻讯赶来又劝又
拉，可两人像螃蟹一样绞在一起，拉不动，扯不开，要不是东家罗海清走到



这里，狠狠地咳嗽一声，又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，怕是他两个要斗到天黑了。
不过从此之后，两人谁也不理谁，全然一对冤家对头⋯⋯可是现在，日本人
来了，再好的庄稼又怎么样？还不是烂在地里，成了老鸹野雀的腹中食？这
怎能不叫马金怀怒火中烧呢？他急火攻心、双眼红肿、口舌生疮，经常在一
个地方像磨道里的驴子那样团团转，散发着口臭的嘴巴骂个不停--马金怀骂
日本人，骂他们的八辈祖宗，骂他们断子绝孙，早晨起床时骂，白天到坡上
放牛时骂，晚上睡觉前还要骂。睡着骂不成了，他就做梦，梦见了一杆青龙
偃月刀，梦见自己变成了关云长，骑着马回到了黑山阳，冲进了日本人中间，
像切菜瓜一样左砍右杀，日本人纷纷倒地，蝗虫似的死了一大片，活着的那
些日本人则一齐跪下求饶，说我们这就走这就走，吃了晌午饭就走。马金怀
说不行，现在就给我滚蛋，于是日本人说现在就走现在就走，谢谢马大爷不
杀之恩，来日结草衔环，定当图报⋯⋯于是挑着铺盖都滚蛋了。有一个日本
人因为跑得太急绊住树茬子摔了个“狗趴叉”，马金怀哈哈大笑⋯⋯好了，
好了，这下可好了，日本人走了，全走了，割麦，割麦，于是老婆孩子全下
地了，黑山阳的男女老少全下地了，银镰飞舞，一排排麦子齐刷刷地倒下了，
“嚓嚓”的割麦声与欢笑声汇合在一起，汇成一条声音的大河，在黑山阳的
五十里平川奔腾流淌，汹涌激荡⋯⋯马头桥的杨瞎儿拉着大弦在地头唱呢，
声音沙哑而洪亮。

“割麦的声音飞上天，王母娘娘也喜欢，直叫仙女下凡来，给老少爷们
擦擦汗⋯⋯”可这是梦呀，一醒来什么也没有了，一切照前如后，没有什么
改变，若有什么改变，那就是炸梨鸟叫得更急、更响、更撩人。马金怀叹气，
骂娘。他老婆余翠花睡性大，闭上眼睛就打呼噜，这时呼噜正嘹亮呢。马金
怀烦呀，咚咚撞了老婆三脚，老婆的呼噜一下子被踢断了。余翠花懵懵懂懂
地支起身子揉揉眼睛，问：“天明啦？”马金怀气不打一处来，骂道：“明你
妈那个腿！就知道睡、睡、睡！麦都焦到地里了，还睡！”余翠花有些委屈，
嘟囔说：“我有啥办法，日本人死赖着不走⋯⋯”马金怀又骂。余翠花说：
“唉，当初罗海清说最多二十天日本人就走了，可现在，俩多月了⋯⋯”余
翠花这么一说，马金怀又将一些怒气迁到了罗海清身上，说了罗海清许多难
听话，最后他决定天一亮就去找罗海清，他想了，他倒是要问问他罗海清说
话还有没有个准儿，全黑山阳的老少爷们都这么敬待他，他说话还有没有个
准儿⋯⋯。
天亮了，亮得不明不暗，灰惨惨死沉沉的，很恼人的样子。这死天马
金怀都懒得看它一眼。罗海清一家进山以来住在他表侄家，离马金怀住的地
方有四五里山路，要过一道河，翻一架山。马金怀走到河边时忽然想起：可
是有些天没见着罗海清了。刚进山的时候，他还到各家各户转转看看，握着
银链红铜水烟袋，挺直着腰板，很矜持地说些宽慰的话，可是这些天他到哪
里去了呢？莫不是他撇下黑山阳的乡亲们不管，自家悄悄地回黑山阳去啦？
不会，不会，罗海清不是那种德性的人，他不会撇下黑山阳的乡亲们不管⋯⋯
马金怀这样想着，不知不觉地就过了山梁，看见那片青砖瓦舍了。接着他又
看见，在离那片青砖瓦舍不远的地方有一片黑乎乎的松树林，松树林旁有一
条小白路，路上有一个人正在那里低着头转来转去。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罗
海清。马金怀慌忙走过去，边走边喊：“罗大叔，罗大叔⋯⋯”那个人听见
喊声，停住了脚步，朝这边张望着。马金杯又喊：“罗大叔，是我呀，我是
金怀呀⋯⋯”那人似乎又愣了一下，忽然一转身，贼似的钻进松树林里，不



见了！马金怀懵了：这是咋回事儿？这是咋回事儿？他咋钻进树林里去啦？
他咋不理睬我呢？难道那不是罗海清吗？是他，就是他！他不想理我，我偏
要找他。“罗大叔！罗大叔⋯⋯”马金怀一边叫着一边快步追过去⋯⋯在松
树林深处，他追上了罗海清。马金怀说：“罗大叔，你咋不理我呢？”罗海
清靠在一棵松树上，气喘吁吁，满脸愧色，几乎不敢正眼看马金怀，仿佛干
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他手里固然还握着那只银链红钢水烟袋，但腰板却弯
曲了，脸色也显得苍老了许多，喘气的时候胸脯呼呼作响，像在拉风箱⋯⋯
“哎，我没脸再见黑山阳的父老乡亲啦！我原以为日本人在黑山阳呆不过二
十天，可现在⋯⋯想当年，马彪子与牛黑脸大战黑山阳，也不过十几天时间，
我估计这二十天时间，还留有余地呢。可二十天过去了，日本人还没走⋯⋯
后来我又想，麦收前，日本人总该走了吧，他日本人又不是吃风喝沫长大的，
他们能不回去割麦种秋？可是⋯⋯我以后咋还有脸再见黑山阳的父老乡
亲⋯⋯”说罢，摇头叹气，几乎落下泪来。马金怀本来是想在罗海清面前发
泄一通的，看见他那难受的样子，油然而生出许多同情，便劝慰道：“这也
不能怪你呀，又不是你留下日本人不让走⋯⋯再说，以前谁也没同日本人打
过交道，谁知道他们是啥东西？你老宽宽心吧⋯⋯”罗海清却只是摇头叹气：
“我以后咋还有脸见黑山阳的父老乡亲⋯⋯”马金怀也没词了，蹲到地上，
陪着摇头叹气。
过了好一阵子，马金怀忽然瓮声瓮气地说：“管他呢，明天我是要回去
啦！再不回，麦都焦到地里啦！老天爷呀，一季子庄稼呀⋯⋯”
罗海清说：“胡扯！你想走王跑子跟齐成娃他们那条路哇⋯⋯想死呀！”
马金怀说：“他日本人总不能不讲理吧！我回我的家，割我的麦，又不
招惹他们⋯⋯”
罗海清说：“王跑子和齐成娃也没惹他们，不是也⋯⋯”
马金怀说：“吓！那可不一定。王跑子的为人你还不知道，一张臭老鸹
嘴，见树不说撞三脚！我估摸着，他肯定是说人家日本人啥话了。人家恼了，
不打他才怪呢。齐成娃也跟着他带灾⋯⋯”
罗海清说：“反正要三思而行。就像你说的，咱以前又没跟日本人打过
交道⋯⋯”
马金怀说：“反正我要回去！要是见着日本人了，我就好言好语跟他们
说说。他日本人也是人嘛，也是吃粮食长大的，他们总不能让麦子焦到地
里⋯⋯我不跟他们闹，不跟他们吵，他们总得按理来吧！哪怕⋯⋯哪怕⋯⋯”
马金怀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，语气窝窝囊囊的，“哪怕等我将麦子收完了，
秋庄稼种上了，我再回大黑山都行⋯⋯”
罗海清不吱声了，在铺着厚厚的松针的地上转了几圈，忽然站住了，
用水烟袋在空中很坚决地一点说：“回去也行！我看再不回去，麦子真要焦
到地里啦！不过，回，不能你一个人回，要回，咱们都回！常言道：人多势
众，咱黑山阳男女老少一两千人，还怕他个狗日的不成？我估摸，上次王跑
子和齐成娃，就是因为人少，才叫日本人打死的。
势单受人欺呀！这样吧，你跑个腿，给大家伙儿传一下，今黑上来我
这里一下，咱们在一起合计合计，回，咋个回法。”
马金怀好像在黑夜看见了灯光，脸上放出光来。“中，我这就去！”“哧
溜”一下，就窜出了松树林子。
那天夜里，黑山阳的人都被传到了。一家来了一个当家的，二百多户



人家就来了二百多个。麦子焦没焦，大家的心早就焦了，一个个来时的步伐
都急火火的。两盏煞白的大汽灯挂在罗海清他表侄家院子里的核桃树上，把
院子照了个通亮。一张黑漆八仙桌放在正屋的前沿台阶上，桌子后面端坐着
手持银链红铜水烟袋的罗海清。这样的聚会，在黑山阳历史上恐伯也是少有
的大事，更何况要讨论的是收麦的事--一季子的收成呀！所以罗海清的腰板
居然又挺得笔直，双目炯炯有神。见人差不多齐了，罗海清点燃了水烟袋，
“咕嘟咕嘟”地吸了几口，然后用炯炯目光扫视了一下黑压压的人群，很威
严地咳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今儿黑上请大伙儿来，是要商量一下收麦的事，日
本人来了。我们都躲到这山里头。我原以为，日本人在黑山阳，也不过十天
半月，现在看，我眼药吃肚了！
我，罗海清，对不住大家，让老天爷短我三年阳寿吧！”罗海清顿了一
下，又扫视了一下人群，接着说：“我个人没了脸面．不要紧！可黑山阳的
麦子不能不要哇。谁不知道我黑上阳五十里粮仓，闻名天下呀！原来我想，
日本人十天不走，我们就等他二十天，二十天还不走，我们就等他三十天！
可两三月过去了，日本人还不走！我们再等也没啥，可黑山阳的麦子不能等
呀！麦子，麦子，麦子都快焦到地里啦！”罗海清说到这里，用双手捶着桌
子，一下子站了起来，眼含泪水，看着大家。人群中也传出了抽泣声，有人
很响亮地抽鼻涕。罗海清声带哭腔，几乎是在喊叫。“我们能等到啥时候？
日本人要是明年不走，我们就等到明年？！”
人群中忽然站起一个汉子来，大叫道：“我日他日本人的八辈子祖宗！”
大家扭头一看，见是黑山阳油坊的油匠马铁锤，愣了一刻后，都跟着高一声
低一声地骂起来。人群中一片嗡嗡声。

“我日他个黑姐⋯⋯”
“他奶奶那个熊⋯⋯”
“炮敲他个舅子⋯⋯”
“… … ”
“别嚷嚷啦！”罗海清拍了一下桌子，“骂有啥用？骂能把日本人骂走，
把麦子骂到家里去？”人群静了下来。罗海清继续说：“今儿后晌金怀来找
我，说他一个人要回黑山阳割麦，我思忖着，他一个人回去咋能行？还不是
像跑子和成娃那样白白送命！”说到这里，人群中有一个女人嘤嘤地哭起来，
大家看见，那是王跑子的婆娘姚桂秋。于是有人又骂日本人，有几个女人则
凑过去安慰姚桂秋，很温柔地拍她的肩头，总算止住了她的哭声。罗海清鼓
足劲儿喊道：“要回，咱们都回！”
黑压压的人群顿时鸦雀无声。
过了一会儿，“曹茄子”迟迟疑疑地站起来，瞅了瞅大伙，然后看着罗
海清问：“要是那鳖子们再开枪呢⋯⋯”“曹茄子”是个外号，人们为什么叫
他“曹茄子”，又是谁送给他这个外号呢，谁也不知道，大概是他的样子长
得像个茄子吧，反正人们都这么叫他。他的话音还没落地，马金怀“霍”地
一声站了起来，吹胡子瞪眼地朝他吼起来：“我看你是不想回去！你这个懒
虫货！要不是怕死气都不想出！年年割麦都是叫老婆骂着撵到地里⋯⋯”“曹
茄子”一下子涨红了脸，说话也结巴起来：“我⋯⋯我啥时候说不想回去
啦⋯⋯”

“曹茄子！”罗海清瞪着“曹茄子”厉声喝道：“别嚷嚷啦！我看你就是
有些怯冷怕热、胆小怕事！你要不想回，你可以不回！”罗海清又朝大伙说：



“不光是曹茄子，对谁都一样，想回了回，不想回了不回，不勉强！”
袁拐子说：“好爷，不回？不回麦咋弄！麦子又不会自个儿跑到家
里⋯⋯”
马铁锤说：“就是。”
赵柱子说：“去年种麦时，光牛圈粪我就担了四百多挑，大粪⋯⋯”
侯七斤忽然叫道：“谁不想回也行！麦子我替他割，谁割算谁的！”
众人哄笑。
没有人说不回黑山阳，没有人说麦子不割。不过现在罗海清考虑的是
怎么个回法。
毕竟有日本人在那里，黑山阳 1945 年的夏天毕竟不同于往年的夏天。
毕竟有王跑子和齐成娃被打死的例子。罗海清是黑山阳的主心骨，在黑山阳
只有罗海清可以这样将人召集起来握着水烟袋讲话。所以他得把事情想周
全，别人没想到的事他得想到。是啊，回，是一定要回的，问题是怎么个回
法，怎样回去才能将黑山阳五十里平川的麦子顺顺当当地收回来？所以罗海
清清清嗓子问大家：“都说说，这回该咋个回法？”
人群中一时没了声音。过了一会儿，袁拐子犹豫地站了起来，使劲挤
了挤那双烂桃似的眼睛，看着罗海清说：“我说，我说⋯⋯要，要么咱备几
色礼，给日本人送去⋯⋯”他的话还没说完，罗海清一拍桌子喝道：“贱！”
他“咕咕噜噜”地吸了几口水烟，脸红耳赤地瞪着袁拐子：“咱收咱的麦，
给他们送个啥礼？⋯⋯贱！”袁拐子被骂得愣头愣脑，像只大猩猩似的弯腰
曲背站在那里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直到有人拉了他一把，他才坐下--送礼
通融的想法被不由分说地否定了。
又过了一会儿，赵柱子站了起来。赵柱子一般不在大庭广众之中讲话，
一旦在众人面前正儿八经地讲话脸就红，红成了酱紫色，脖子上和脑门上的
血管绷得像蚯蚓一样。

“我，我说，咱带上土枪、带上铡，日本人要是不让咱割麦，咱拼他个
球货！”罗海清摇了摇头：“不可！咱是回去割麦，又不是回去打架⋯⋯”死
打硬拼的办法也行不通。
究竟怎么办，主意还得由罗海清拿。罗海清分析说，上次跑子和成娃
被打死，我看原因有三：其一，他们偷偷摸摸回去，很不光明正大，很容易
叫日本人觉得他们不是小偷就是奸细；其二，王跑子嘴害，大概又说了些不
中听的话，惹恼了日本人；其三，他们人太少，势单被人欺。鉴于这样的教
训罗海清决定：
一、除了老弱病残，凡是能回的，都回，这样算来，不少于一千三百
人，人多势众，他日本人也不敢轻易怎么样。
二、罗海清自己拿出一条白被单，让黑山阳的私塾先生秦鹤鸣在旗上
书写四个大字：回家割麦。砍一根长竹杆，扎一面旗帜，由马金怀扛上，光
明正大地回去。
三、一旦遇到日本人的阻拦，由罗海清出面交涉，晓之以理。
四、为预防万一，赵柱子等把村里仅有的六杆土枪全带上，其余的人
有什么家伙带什么家伙，一旦日本人动武，就以牙还牙，抢，也要把麦子抢
回来。
罗海清宣布了这四条决定，没有人提出异议。罗海清说：“季节不等人
呀！要回，立马就回！现在回去大家伙儿就开始准备，镰刀磨得快快的，明



天鸡叫头遍在沟口的白果树下候齐--回黑山阳，割麦！”
黑山阳的人回黑山阳去了。
说是鸡叫头遍在沟口的大白果树下集合，但鸡还没叫大白果树下就站
满了人。人们拿着磨得亮闪闪的镰刀，扛着挑麦捆用的扁担和打麦用的桑叉、
扫帚、木锨，提着饮水用的瓦罐，赶着拉石磙用的黄牛，当然还有几个人按
照吩咐背着土枪和生了锈的大刀，朝大白果树下汇集着、汇集着。男男女女，
老老少少，只要能割得了麦的，都到了。人们见面时用兴奋的压抑的声音问
候、交谈，仿佛要开始一次伟大的惊心动魄的朝圣。不知哪一家的雄鸡拖着
悠长的声音鸣叫起来了，接着是第二只雄鸡、第三只雄鸡⋯⋯此起彼伏，遥
相呼应，像是军营中接连不断的起床号。这时候，身着一身白府绸、手持银
链铜壶水烟袋的罗海清由两个轿夫用兜轿抬着来了。

“人齐了没有？”罗海清问。
“差不多齐了。”有人回答。
“到底齐不齐？”罗海清又问。
“该到的都到了。”有两个人同时回答。
罗海清沉吟了一下，叫道：“上路！”
于是，一支古怪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
大约有一千四五百人之众吧。天色朦胧，人们看不清那支队伍是什么
样子，却可以看见一片旗帜白光翻动，在风中发出呼呼啦啦的响声。在旗帜
的引导下，是一长串人影排成的黑色长龙，杂沓的脚步声激起一路鸡鸣狗叫。
他们翻过黄花墁，趟过老灌河，穿过三里湾，绕过黑松崖，天大亮的时候，
他们已经到了大黑山口了。人们终于看清了这支队伍的模样：走在最前面的
是扛着大旗的马金怀，因为正刮着南风，旗直往后拽，马金怀不得不像拉犁
套那样向前倾着身子。大旗猎猎，而那是怎样的一面旗帜呀：一条长七尺余、
宽六尺许的白床单，紧绷绷地系在一根长竹杆上，上面是四个用魏体写出的
斗大的红字：“回家割麦。”走在旗后面的，是黑山阳有名的东家罗海清，端
坐着身子，两眼平视前方，一悠一闪的兜轿也改变不了那正襟危坐的姿势。
后边紧跟着的是扛着土枪背着大刀的赵柱子、马铁锤等十多个人，再后面就
是那些扛着农具、赶着耕牛的男男女女了。这支队伍衣衫槛楼，面带蒿色，
然而精神抖擞，步伐矫健。他们一边行进，一边呼妻唤子，吆狗喝牛，既壮
观浩荡，又热闹活泼，使那些看到他们的人们无不驻足惊叹。

“喂日他个的，这是干啥哩？”
“割麦！那不，旗上写着，割麦！”
“喂日他个的⋯⋯”
淌过拐子河，离黑山阳的地界就不远了。快晌午的时候，有人闻到了
随南风吹来的扑鼻的麦香，大伙深吸一口气，叫道：“黑山阳，到啦！到
啦⋯⋯”
可不，这不已经踏上黑山阳的地界了么？前方不远处就是麦田，并且
从那里开始朝更遥远处铺展开去的麦田不就是黑山阳的么？呀呀，黑山阳，
想你想得心疼的黑山阳，想你想得梦里叫出声、醒来眼窝蓄着泪的黑山阳，
你的主人在阔别了三个多月后，今天终于又回来了。一踏上你的土地，脚根
子、身体、心头的感觉就不一样啊！如同小马驹被抽了一鞭，马金怀兴奋地
奔跑起来。这时，忽然传来一个女人呜呜的哭声，人们扭头望去，看见是王
跑子的女人姚桂秋。姚桂秋叫道：“跑子啊，起来呀，咱们一块儿下地割麦



去吧⋯⋯”
黑山阳人的心跳加快了，黑山阳人的脚步加快了。
“嗨，柱子，那不是你家的麦地吗？”
“嗨，这块地是钱六子家的⋯⋯是不是，你说是不是⋯⋯”
“那块地、那块是谁家的？哎，是谁家的？”
“看看这麦穗子，这麦穗子，足有一扌乍多长⋯⋯”
“可惜有些焦咧⋯⋯”
“没事儿，割时小心一点⋯⋯”
“罗大叔，还是好收成呀！晚割两天也不要紧，还是好收成呀⋯⋯”
“… … ”
在金浪起伏的麦海中，黑山阳的队伍朝前飞快地行进着。天空好晴朗
哟，蓝得像洗过一样。太阳光灿灿地照耀，却不燥不热。不时地有一阵紧一
阵缓的南风吹过来，赶羊群似的追赶着麦田上一道一道的波浪。穿行于麦田
中的拐子河发出哗哗的响声，听起来像是麦浪的回响，水面上阳光跳动着宝
石般的光点。远处，村庄四周、田挡上、道路旁，油桐树、香椿树、槐树等
各种树木的叶子绿得耀眼。鸟雀在麦田上空翻飞，箭似的窜来窜去。秦鹤鸣
先生不由得放声吟唱道：“四月南风大麦黄，枣花未落桐叶长，朝别青山暮
还见，嘶马出门思故乡⋯⋯”不知怎么的，眼眶竟有些潮湿。
走在前面扛大旗的马金怀几乎是在奔跑。他在想：“麦子麦子麦
子⋯⋯”他一心只想赶快看到他家的麦田。
然而这时候，他突然放慢了脚步。他抬起头，瞪着迷茫的双眼，望着
前方，脚步越来越慢，最后停了下来。
后面的队伍都停了下来，同样地伸着脖子，瞪着迷茫的眼睛朝前方张
望着。

“罗大叔，你看，你看⋯⋯”马金怀指了指前方，扭过头对坐在兜轿上
的罗海清说。

“我看见了．看见了⋯⋯”罗海清也在伸着脖子张望。
在黑山阳人走着的这条道路的另一端，有一队身穿黄衣服的队伍正迎
面走来。看样子有三四十人吧，扛着长枪，其中还有两个人扛着机枪。走在
最前面的那个人的长枪刺刀上还挂着一面小圆旗帜。黑山阳的人们看得清
楚，那同样是一面白旗，不过旗上什么字也没写，却画着一个膏药似的图形
图案。这样，黑山阳的人们就很难搞明白，那队同他们一样扛着白旗的人们
是否也是要回去割麦的。
显然，那队人也看见了黑山阳的这支队伍，在相距不足一百米远的地
方站住了。
黑山阳的人听见了从对面传来的哗哗啦啦的拉枪栓的声音。侯七斤玩
过快枪，知道是怎么回事儿，挤过人群从后面跑到前头对罗海清说：“日他
姐，他们要打枪⋯⋯”赵柱子一听慌了，慌忙将土枪取下来端在手上。罗海
清毕竟是黑山阳的主心骨，显得不慌不忙，沉着冷静。他制止住赵柱子，用
右手在嘴上攥成一个喇叭筒，朝对方喊起来。罗海清七十八岁了，但身板硬
朗，底气十足，声音如洪钟一般。

“天上日头亮晃晃，地上好汉硬梆梆！我们是黑山阳的，回去割麦的！
敬请对方的好汉通报尊姓大名！”
对方传来一阵叽哩哇啦的声音。



“他们说些啥？”罗海清问。
许多人都摇头。曹茄子凑过来说：“日他姐，我听着那样子他们是在骂
我们！”
马铁锤一听火了：“日他姐，再骂老子耳巴子扇他个舅倌！”
罗海清的脸有些变红了，气呼呼地喊道：“天有天理，人有人理。有话
好说，出口伤人，是何道理？”
对方没有声音了。
罗海清又喊道：“我再说一遍，俺们是黑山阳的，回来割麦哩！咱车走
车路，马走马路，井水不犯河水！”然后，他朝大家一挥手说：“走！”

“走！”赵柱子也挥了挥手。
“走！”马铁锤也挥了挥手。
马金怀似乎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叫人振奋的时刻，将旗帜举得更高--黑
山阳人又继续朝前走去。
黑山阳的人们并不清楚，他们遭遇到的那队人马正是从东洋来的日本
人，正是那些占领了他们的村庄、他们的田地的强盗。黑山阳的人们似乎也
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了，但没有什么能阻挡这支队伍。他们要朝前走去，不顾
一切地朝前走去，因为，前面是他们的村庄，是他们的麦田⋯⋯
日本人突然卧倒在地。接着，机枪响起来，再接着，机枪与步枪响成
了一片，子弹如飞蝗一样扑过来⋯⋯
侯七斤惊叫道：“日他姐，他们开枪啦”⋯“赵柱子，赵柱子，他们开
枪啦，你快开枪呀！你的枪呢⋯⋯”但是他找不到赵柱子了。他叫喊着，用
恐惧的变了调的声音叫喊着，并且四处寻找赵柱子和另外几个带枪的人。但
是人群像遭了冰雹袭击的羊群一样乱作一团，怎么也找不到赵柱子他们。他
喊道：“罗大叔，罗大叔！快叫柱子他们开枪呀⋯⋯”但是他看到罗海清的
兜轿突然朝前倾去，罗海清一下子栽了下来⋯⋯侯七斤吃了一惊，慌忙朝罗
海清跑过去，但是却被另外一个人撞倒在地上。他感到自己的脸粘乎乎的，
翘起脖子一看，眼前有一个人的脑袋上的一个窟窿正在汩汩冒血。侯七斤看
见，那不是别人，正是赵柱子！在赵柱子的旁边，还躺着曹茄子、马铁锤，
并且正在躺下更多的人。曹茄子的嘴巴像被掐住脖子的鸡那样一张一合，双
手拼命地在地上抠着。侯七斤突然想到了自己的老婆和孩子，他站起来，大
声叫喊，四下张望。他看见，黑山阳的队伍完全乱了套，人们互相践踏，四
处奔跳，哭爹喊娘，然后在子弹的骤雨中纷纷倒下⋯⋯侯七斤“妈”地一声
哭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一颗子弹从他的脖子上穿过去，他的哭声一下子被掐
断了⋯⋯

“割麦！割麦⋯⋯”马金怀双手握着旗杆，拼命地挥动着旗子叫喊着。“割
麦⋯⋯”突然他的肚子像是被狠狠地打了一拳，他摇晃了一下，没有明白是
怎么回事，举着旗帜继续挥动着。接着，他的胸部又好像被击了一拳。这一
击更厉害。他感到脑袋一阵发懵，食道里有一种迅速涌上来的强烈恶心的感
觉。接着，他感到两眼发黑，身体像风中的树叶一样飘飘悠悠。再接着，他
很奇怪地看见周围的麦田倾斜起来、旋转起来，他感到晕得难受，他想叫喊，
喊他的老婆余翠花，喊他的傻儿子，但他张了张嘴却没发出声音，他模模糊
糊地看见从他口中窜出一股殷红的血水⋯⋯他一下子跪了下去，然后又扑倒
在地上⋯⋯
这就是黑山阳历史上有名的“麦收惨案”



县志记载：“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，黑山阳一千四百四十二人回家收
麦，被日寇枪杀，其中，一千零二十一人被当场杀死，其余四百二十一人拼
命逃脱。鲜血浸透麦田近半尺深，血腥漫天飘浮，数日不散。野犬闻之，狂
吠不止⋯⋯”
逃脱的四百二十一人中有罗海清。但惨案发生后，黑山阳人几天不见
他的踪影。五天后，王跑子的老婆姚桂秋到山上放牛，在一道山谷中，发现
一个人吊死在一棵栗子树上⋯⋯姚桂秋吓傻了，发疯似的跑回去喊人。大伙
儿看见，那个上吊自杀的人，正是黑山阳有名的东家罗海清⋯⋯
又据民间传说：那桩惨案后的每年中，屠杀现场的那片庄稼即使不施
肥浇水，也茁壮疯长，年年丰收。在麦收时节，人们时常在夜深人静之际，
听见从麦田深处传出“嚓嚓”的割麦声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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